左翼中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幾種觀點

這一兩年來，左翼中關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同志越來越多，相關的討論也越來越深入。去年，盧荻和潘毅等幾位老師就中國是否為“世界資本的中心”的問題在破土網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而最近幾個月，包括盧荻在內的幾位左翼同志紛紛撰文，就中國是否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顯然，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之所以在左翼中不斷出現，絕不只是出於知識上的興趣，而是現實中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所發生的劇烈變動在政治上的反映。
事到如今，左派中估計沒人會否認改革開放帶來的劇烈變化，也不會有人否認這些變化的主要方面是增加了中國社會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評價這些資本主義因素。這些資本主義因素是否發展到了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的程度，還是僅僅作為社會主義因素的補充？
列寧在《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與民粹派論戰時指出，“《資本論》一出現，‘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就成了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理論問題，最熱烈的爭論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最重要的綱領性原理的解決都以這個問題為轉移”。同樣，中國左派一開始追問改革姓資姓社的問題，就無法回避整個社會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左派中最重要的綱領性原理的解決必然以這個問題為轉移。如果認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那就必然堅持“保”和“救”；如果承認中國已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走向帝國主義，那麽從馬列主義原理出發，“推牆”和“沉船”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我們認為當前的爭論非常重要，對運動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關於中國的社會性質，左派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觀點。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準備點評一下左派中出現過的主要幾種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不同認識，希望能對讀者們有所幫助。
  走錯路了，但還是社會主義
所謂改革開放，從其實際軌跡來看，就是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對象自然就是以國企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經濟。但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其特殊性。和蘇東等發生了顏色革命的國家不同，中國很早就實施了市場化改革，但國有經濟沒有一下子被私有化掉。國有經濟單位的市場化私有化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分步驟逐漸展開的。而且，對於一些基礎性行業如能源、通信和金融等，國家並沒有打算放棄控制。這種漸進改革的戰略，同樣反映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路線和理論上。
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左派，多數來自於受改革損害的群體如國企工人，以及執政黨內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理念的老同志。他們跟所謂的“體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在形式上的延續，國家在經濟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加上領導人在某些場合下表現出來的“不忘初心”，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許多左派對體制內左轉抱有強烈的願望。而“左轉論”要成立，有一個起碼的前提，那就是中國還沒有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中國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那麽親自操刀完成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執政黨就必然是資產階級政黨。任何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背景的人都不可能認為，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可以“左轉”為無產階級政黨，也不可能幻想，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經過暴力革命，就“左轉”回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左轉”派眼裏的中國，只能是受到資本主義因素侵蝕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反對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導向，但堅持認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是中國左派中的主流觀點，在左派興起的初期更是如此。我們不妨看看老左派們自己是怎麽說的：
“那麽為什麽在危機中中國能有這樣的業績?這與中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有關，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因素，也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存在，所以就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歪稱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模式’。簡單說來，中國容許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不是很徹底，還有一些保留。比如，在關鍵重要領域保持了相當強大的國有實力。又比如這些年的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大大增強了國家控制的財政金融資金實力，包括保持大量外匯底存等等。又比如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保持了國家計劃調控的餘地，如繼續編制執行年度計劃，五年十年中長期規劃，保留發改委這樣龐大的計劃機構等等。應對這次危機所采取的種種重大措施，就展示了這種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調控的能力，為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稱道。另外，中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比較謹慎，如資本帳戶沒有完全放開，銀行運作尚未完全與外國接軌等。這些都使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受到沖擊的影響較少，處置的表現也較好。總之，中國的經濟並沒有照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雖然我國經濟中有資本主義成分，但實際上我們還在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這是我們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相對出色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現時的社會經濟中，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都在起作用，兩者一方面水乳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交織著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因為執政黨已經明確表示不改旗易幟，莊嚴宣稱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規律還有起作用的廣闊餘地，保證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一方面要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發展來協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發揮盡致，一方面更要防範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作用消極後果的泥淖。要以我為主地參加公正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自主掌握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的陷阱。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範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濁流中，高舉社會主義的紅旗不斷前進。”（劉國光《當前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表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關系》）
老同志的看法有沒有道理，對照書本沒有什麽用，得看現實。關鍵是看改革開放已經改到什麽程度了。如果改革改到社會主義因素已經所剩無幾了，或者社會主義因素已經與大多數人絕緣了，那老同志的說法無論多好聽，都是沒道理的，因為脫離了現實情況。
老同志強調中國的國家調控比較厲害，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因素的體現。其實這種看法不太科學。社會主義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僱傭勞動消失了，勞動者是在自己聯合所有的企業中上班。一個社會越接近社會主義，那麽其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在全體職工裏的比重就越高；反之，如果一個社會中在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數量佔比低於非全民所有制企業，自然就很難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經濟類型的就業人數來評判中國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統計局年度統計數字中有城鎮不同類型企業的人數，而且統計局的網站還提供圖表功能，能直觀地顯示全民所有制企業即國有企業職工在城鎮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
改革開放之初的數據在統計局網站上查不到了，但我們知道，那時候幾乎沒有私人企業主，最多有少量的個體戶，大多數人都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上班。到了2000年世紀之交的時候，城鎮就業人員中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就只有54%了，佔一半多一點。城市的勞動者多數都在國有企業上班，不管這些企業是不是已經按照資本主義精神改造過了，至少從形式上看，認為社會主義因素為主還勉強說得說得過去。這也是左派興起之初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說法佔主導的現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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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私有經濟在我國的比重越來越高。到了2015年，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4億城市就業人口中，僅6208萬在國企上班，非公經濟中上班的勞動者人數佔絕對多數。
[image: 幕截圖 2018-11-02 下午9.35.09.png]
城鎮職工中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作的人所佔比重越來越低，反映到左派中，就是堅持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少。老年人由於經歷的原因，難以轉過來，但青年的馬克思主義者跟這種觀點基本上都劃清界限了。畢竟現實教育人，當大多數年輕人畢業後都只能在非公企業打工時，要人相信中國還是社會主義，自我洗腦的難度不小。
當然，思想對個人的影響仍然是強大的。只要國家的政治體制在形式上不變，國家對經濟實施強有力控制的基本狀況不變，“左轉派”就不會消失，而是適時改變說法，繼續影響運動。
  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
現實發展到這種程度，要證明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已經變得很難了。但如果退一步，不講中國是社會主義，只論證中國尚未變成資本主義，就容易很多。畢竟中國有大量社會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遺產，這些遺產必然會使得中國的經濟運行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定差別，而這些差別就可以用來證明一點，那就是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在與潘毅等人辯論時，盧荻老師就用了這種邏輯來反駁中國是“世界資本的中心”的說法。在一系列文章裏，他試圖論證，中國經濟有明顯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而這些特點說明了，中國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何謂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辨認，可以分作三個層次的標準——在普遍意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系統性的利潤導向、在較特殊的歷史資本主義是霸權資本的積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現實是‘掠奪性積累’。
“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現實，應該是判定不了它確實是資本主義，甚至可以說，應該得出的判斷是‘資本主義沒有成為主導’。根據是：直至今日，中國的經濟剩餘的擁有或至少是運用，是操控在國家手裏、是在很大程度上免於利潤導向的強制。
“更明確而言，中國的經濟剩餘的運用，主要是表現為長期持續的高水平的生產性投資率（從而帶動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消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會發展），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說是系統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掠奪性積累’、以及歷史資本主義的霸權資本的運作邏輯。而高投資率在總體利潤率、生產性部門利潤率持續下降時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斷，這其中是有系統性的抵抗資本主義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們可以說：迄今，中國的社會構成仍然是混合性質，資本主義因素與反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在拉鋸，仍然不能說資本主義因素已經是不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社會。”（盧荻《面對西方（中心主義）看中國》）
實際情況是，中國政府手裏控制著大多數銀行資本，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佔比雖然已經不大，但也絕非無足輕重，這就使得中國政府在干預經濟方面比西方國家的政府要強有力得多。老左派看到這一點了，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盧荻老師也看到這一點，他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混合經濟，放到改革開放歷史背景下來說，就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過渡型經濟。類似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不過方向倒過來了。
盧荻老師認為這一點在中國社會性質的判定上是根本性的，而其他的社會現象如工人鬥爭等，都說明不了什麽問題。具體現象不足以否定他對中國經濟結構（以及社會性質）的判斷：
“燧鳴及其觀點相近的論者，在訴諸政治-知識立場的同時，往往還會以‘鮮活的在地經驗’來肯定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最有代表性的是這麽一句：‘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數以萬計的工人對抗資本的集體抗爭與其他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恐怕更是不爭的事實。’是事實，大都是正當的抗爭，這沒錯；但是，要從這些抗爭上升至對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否定，顯然就是理據遠遠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體現實之後才作出判斷、指導實踐。”（盧荻《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左翼——回應燧鳴等的商榷》）
盧荻老師認為，國家能夠直接進行大量生產性的投資這一點就足以說明中國仍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說明了中國和完全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差別。多數左派，甚至是最革命的左派也不會否認這一點。但問題在於，判斷中國的經濟是不是資本主義為主，應該按照什麽樣的標準呢？以新自由主義這一種資本主義模式為判斷標準，當然不妥，因為還存在其他類型的資本主義。那如何超出各種資本主義的具體模式，一般性地定義資本主義呢？
至少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可以參考馬克思本人的說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
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於生產商品，而在於，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佔統治地位的和決定的性質。這首先意味著，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現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現為自由的僱傭工人，這樣，勞動就表現為僱傭勞動…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著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的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餘價值，它才生產資本。”（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我們可以看看中國經濟是否符合馬克思說的這兩條。中國企業和個體戶生產的產品幾乎都是商品，這一點恐怕中國人都沒有什麽疑問。而我們在前面展示的圖表，很直觀地說明了中國勞動者多數都淪為僱傭勞動者的現實。所以，馬克思說的第一條是滿足的。
至於第二條，我們可以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不同類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來大致推斷。201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佔比僅24.86%，少於私營企業。從趨勢上看，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私營企業和其他非公經濟的投資佔比逐年增高。誰都知道，非公經濟投資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獲得利潤。如果非公經濟在固定資產投資中佔主導，說明中國社會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主要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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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老師可能覺得中國的國有經濟很強大，足以決定中國社會生產的性質。但實際上，國有經濟雖然技術水平和集中度很高，但規模並沒有想象那麽大。當私有部門的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就變弱了。比如，2016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較低，只有8.1%。其實國有部門已經逆流而上，做了很多投資了，但無奈私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太低，下滑的基本態勢仍然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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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16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8.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1/t20170120_1455946.html）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總量已經遠大於國有控股企業了，因此無論國有企業在國家的命令下多麽瘋狂地投資，總的投資率還是比較低。這說明，國家已經不能決定中國經濟走向的大方向，它能做的，無非是在過熱的時候適當降溫，在經濟寒冬時適當加溫而已。但是，熱還是熱，冷還是冷，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周期，國家已經沒有能力消除了。在整個社會生產已經主要由剩餘價值生產驅動的社會裏，也只能是這樣。
所以，馬克思說的第二點也是符合的。馬克思主義講究實事求是，是從現實而不是從願望出發。如果馬克思的兩條標準都符合，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什麽理由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佔主導的社會，而是某種“混合經濟”或者說過渡社會呢？
  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在點評盧荻老師的觀點時，我們列舉了一些經濟統計數字來說明中國可能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佔主導了。這一觀點在革命左翼和青年左翼中比較流行。
所以，當盧荻撰文提出“混合經濟”論和“資本主義佔主導證據不足論”時，立馬招致了一大波批評。破土上發表的盧映西老師的文章和紅色參考公眾號發表的“燧鳴”的文章比較具有代表性。
“盧荻老師看來很不同意中國已經變成‘資本的中心’這個說法。他認為，中國在策略性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迄今既有屈從成分也仍在頑強抵抗。我可能比較愚鈍，看不出我國的頂層精英有什麽頑強抵抗的壯舉，只看到中央的新精神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話估計連奧巴馬都不敢說，因為在市場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什麽，難道不是資本嗎？奧巴馬敢公然宣稱自己是資本家的代言人嗎？”
“事實已經非常明顯，當代資本主義是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而中國搞的則更接近於馬克思當年批判的‘原教旨’資本主義，是資本掌握決定性話語權的資本主義。”（盧映西 《中國不是資本的中心？》）
“根據今天眾多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統計（北京大學《中國民生報告2014》與Piketty團隊2016年中國報告），中國社會中前1%的人口掌握著全國約三分之一的社會財富，前10%的人口掌握著約三分之二的社會財富；更不用說在社會服務、文化教育、住房與醫療上（在絕對發展的背景下）的相對差距的擴展。國有經濟佔社會整體經濟比重日益下降到30%以下（進一步市場化的趨勢也非常明顯），普通勞動者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的下降（大部分勞動人口參與到市場化就業中，國有企業就業人口20%以下）等現象。我們姑且不論已經市場化的國有企業是否仍然具有社會主義特征，但目前整個中國內部整體上勞動與資本間的關係、社會財富分配方式與政權的階級代表是否符合上述的社會主義特徵呢？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作為後發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依賴於廉價勞動力與資源的出口導向型模式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也不是今天的獨有現象。早在19世紀時，德國作為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就依靠廉價勞動力出口質次價低的產品推動經濟增長，此後還有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等。而今天，“富士康模式”也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中東歐國家（如波蘭與斯洛伐克等）通過建立不遵守基本勞動法律的經濟特權大量引離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為富士康、三星、仁寶等跨國公司服務，也是一種普遍現象。
“盧荻老師認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仍然存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但是這到底是非資本主義成分的抵抗，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不同參與者的競爭呢？今天我們看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竭力引導‘本土生產導向’，其中包括近期宣布的富士康將在美國建廠，那麽我們是否也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並且或者是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而並非是世界頭號霸權主義國家‘為重新掌握產業資本與實體生產’以鞏固其衰落的霸權呢？（燧鳴：《“屈從vs抵抗”，還是“共謀vs競爭”?》）
很明顯，這些左派同志和盧荻老師的著眼點有很大的不同。持中國資本主義論的左派同志，基本上都是根據國有經濟比重，勞動者中僱傭勞動的比重來做出判斷的。而盧荻老師的判斷依據，則是中國經濟中“超出利潤邏輯”的國有經濟在經濟生產中的作用比歐美國家大得多這一點。我們下面就來談談中國的國有經濟，分析其性質。
坦率地說，中國畢竟還有幾百萬億的國有資產擺在那裏，多數銀行資產仍屬國有。相比西方國家那種私人金融資本家主導一切的局面來說，中國的情況的確有所不同。否認這種不同，硬說中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一個樣，那當然是不對的；但誇大這種差異，認為這種差異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卻明顯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與眼裏只有利潤的私人資本家不同，資產階級國家是為整個階級服務的，要考慮整個階級的長遠利益。一些基礎性行業如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很大，資本回收周期很長，私人資本家不願意進入，而這些行業對於經濟的發展又是至關重要的，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所以為了確保長遠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往這些領域進行大量投資。同樣，當經濟處於下行周期時，私人資本家不願意投資，大量裁員，極易造成社會矛盾衝突，甚至危及統治秩序，為了確保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有序進行，國家必須利用手上的經濟資源，大量投資刺激經濟。
國家擁有大量基礎設施，國家大力投資基礎設施，這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國家該做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政府沒有搞這些投資而中國政府搞了就說中國這是在抵抗資本主義。實際上，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如美國，長年不搞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發現本國的道路橋樑落後老化嚴重，也不得不開始重視此類建設。國家必須保證資本積累的正常條件能夠具備，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稱職的資產階級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模式比美國模式的確要優越一些。
小政府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大政府的資本主義也是資本主義。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確指出：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針對國有經濟，恩格斯還提出了一個標準：
“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麽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比利時國家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國家的鐵路幹線，俾斯麥並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於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至在30 年代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同上）
如果按照恩格斯的標準來看的話，國家控制鐵路是進步的，左派應該支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有鐵路公司代表某種社會主義因素。這種因素即使存在，也是潛在的，意味著“為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但其他的一些國有經濟，如煙草專賣，就算不上什麽社會主義因素了。總的來說，恩格斯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國有經濟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是為了消滅或者抵抗資本主義，而是為了保護和鞏固資本主義。
就中國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明確的信號，意味著官僚控制的國有經濟要與其他資本家控制的民營經濟實現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綁在一起。另一方面，國家對國有經濟的管理逐漸向“管資本”轉變，強調盈利。國企改革效果明顯，利潤迅速回升，是如何實現的呢？當然是跟所有虧損中的私人資本一樣，搞減員增效、關閉不盈利的企業之類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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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還記得去年的大裁員，號稱要裁180萬，不知道最後實際裁了多少。但是從效果看，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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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鋼為例，搞掉幾萬工人之後，利潤就上來了。估計其他國企也差不多是這個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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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國有經濟的存在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轉，在對待勞動者方面跟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沒有本質差別，那麽，這種國有經濟即使有一定的進步性，也並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反覆談到過，無產階級應該支持大資產階級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妄想。同樣地，今天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也應該反對將鐵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和服務私有化的反動妄想。但是，在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部反動性的同時，不應忘記，這一思潮和力主大政府的凱恩斯主義同樣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絕不應該過分拔高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特殊反動性的鬥爭，將保衛國企上升到保衛社會主義的高度。

  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
如果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麽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體系中處於什麽位置呢？
有很多同志肯定會說，中國已經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了。我們後面會談到這種觀點。不過，中帝論的出現其實是比較晚的，是在2008年以後。在那之前，左派中最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
這一觀點的最重要鼓吹者是著名左派旗手張宏良。2006年的時候，張宏良曾經在一篇紀念主席誕辰的文章裏大肆渲染這種中華民族馬上要亡於帝國主義之手的恐怖氛圍：
“就外貿來看，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驚人的財富‘輸血’，已經使中國在經濟上落入最悲慘的殖民地狀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之低近乎白給，歷史上除了當初白種人到非洲獵獲黑人不付錢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被貿易掠奪到這個程度。
“就外資來看，中國一方面用巨額過剩資本支援美國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又以犧牲國家資源甚至主權的方式，大規模引進外資，外資經濟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全面控制中國的經濟基礎。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外資進入中國本身是一種正常經濟現象，但是我們引進外資的方式，卻正在形成中華民族的歷史性災難。
“目前中國人民以創建和諧社會為標志的重返伊甸園的鬥爭，就其歷史性質來講，是中國一場新的救亡運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中國在經濟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紀末20世紀處，西方列強是用各種條約瓜分了我們，現在西方列強則是用各種規則在瓜分我們。中國被瓜分的主要標志，就是正在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隨意擠壓的‘乳牛’，身上被國際壟斷資本插滿了財富吸管，用斷子絕孫的資源毀滅式開發，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財富，如同長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發達國家，提高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卻唯獨犧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基礎。”（張宏良《中國經濟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種說法現在聽起來也許有點荒唐，但在當時，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曾經有一篇文章特別火，標題就叫“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21個被外資控制”，裏面談到了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狀況：
“據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顯示，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重要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已佔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並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文章還詳細說明了各個行業的情況：
“啤酒行業：60多家大中型企業只剩下青島和燕京兩個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資；
玻璃行業：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資；
電梯行業：最大的5家均為外商控股，佔全國產量的80%以上；
家電行業：18家國家定點企業中11家合資；
化妝品：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
醫藥行業：20%為外商控制；
汽車工業：外國品牌佔銷售額90%！
….”
這篇文章現在還有很多網站在轉載，讓許多人產生一種馬上就要亡國的感覺。但實際情況卻並不是這樣。
以汽車工業為例，文章裏說自主品牌的佔有率不到10%，這種情況在2001年剛入世的時候也許是如此，但是到現在，情況已經變化很大了，國產品牌的佔有率已經接近半壁江山了。
“2016 年國內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總計約 1050.39 萬輛，增速 20.75%，遠高於 2016 年乘用車市場的整體增速 14.93%和同期日系、德系、美系、韓系、法系等品牌銷量增速（分別為 12.70%、12.81%、13.89%、6.74%和-11.82%）。同時，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佔有率持續回升，由 2014 年的低點 38.31%快速上升至 2016 年的43.24%。
“已披露 2016 年銷量數據的上市車企中，自主品牌普遍獲得了高增長，其中廣汽乘用車、江鈴馭勝、上汽乘用車、東風乘用車、吉利汽車 2016 年全年銷量增速均超過 50%，分別達 90.66%、90.05%、89.23%、57.40%、50.21%；僅長安汽車、力帆股份、一汽夏利的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下滑。”（《2017年中國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及市場占有率分析》）
電梯行業也是如此，以前是外資的天下，如今國產品牌的佔有率也占到40%，而且仍在增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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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15年中國電梯行業市場結構分析》）
文章裏面提到的手機行業的變化更是天翻地覆。國內手機市場中，國產手機已經佔據絕對的主導，尤其是低端機，完全是國產手機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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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方面如PC機和通信設備等，也是如此。雖然有部分行業如化妝品仍然是外資為主，但全世界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國內市場的所有行業都是本土品牌主導，中國雖然是大國，但也沒有理由非得成為例外。
經濟上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必然會反映到人們對社會的認識上來。張宏良為代表的烏有之鄉左派們持有的中國經濟殖民地論，已經與現實相悖，認同的人越來越少。但這種渲染外族威脅的說法，並沒有消失，只不過從經濟領域轉移到生物學領域，從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換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用轉基因滅中國人的種。不過本文聚焦經濟領域，就不展開多談了。
  帝國主義國家
下面我們來說說中帝論。
盧荻和潘毅、盧映西等老師去年爭論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資本的中心”。而最近盧荻老師與其他左派同志（反駁文章發表於紅色參考、現代資本主義研究和激流網等公眾號）之間的論戰，則聚焦於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否已經邁入帝國主義階段的問題。
中帝論由來已久，而且如盧荻所說，這一觀點首先產生自青年左翼，也主要在青年左翼中流行。筆者於2006年左右接觸左派，那時候左派關於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停留在社會主義論、殖民地論和資本主義論等等，而且多數認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沒有什麽前途，沒人站出來說中國會成長為帝國主義國家。大約是在2008年之後，由於西方深陷經濟危機，而中國仍然維持高速發展態勢，對外投資爆發式增長。此時國內國外就有人開始討論中國取代美國，不少作者跟風出書。比如馬丁·雅克就在2009年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探討西方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而像摩羅這樣知名自由派人物，居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跳槽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一邊當起五毛來了。他出版《中國站起來》一書，受到自由派集體批判，多人與他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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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裏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這種變化，比如新左派旗手汪暉在2010年的《文化縱橫》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談到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性意義：
“伴隨經濟增長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區或者東亞的主要經濟體轉移，世界性的權力關係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即便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對放緩，但在世界範圍內，仍然是最快的。這一增長速度對於世界經濟而言，是一個積極的因素，盡管單純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的結構調整也帶來了許多問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是孤立的現象，相較於其他地區，整個東亞地區都是快速增長的區域，而且這個區域的經濟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國的興起並不等於中國會取代美國的地位，但是中國和這一區域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上升將改變傳統的三個世界的格局，為世界的多極化的形成作出貢獻。這次金融危機是標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調整，而是大的結構性變遷的一個環節。”（汪暉《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
左派整體上對中國崛起是持正面看法的，但也有一部分左派，主要是對烏有之鄉持批判態度的年輕人，提出了中帝論。所謂中帝論，就是經過三十年左右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徹底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成長為帝國主義國家。不過中國尚不具備全面挑戰美國的實力，是一個二流帝國主義國家。
最早提出此觀點的是曾經很活躍的“馬列毛論壇”。這個論壇的管理員和主要寫手對民族主義持激烈批判態度，提出“中國二流帝國主義論”，徹底挖掉了左翼民族主義的正義根基。赤眉發表的《中修帝國主義的特點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一文，集中闡述了“中帝論”的主要內容。
“中修是帝國主義國家，即壟斷資本主導的，獨立的並且參與全球市場和勢力範圍爭奪的資本主義國家。
“但中修又是一個二流的帝國主義。它的二流性表現在：綜合實力仍遜於歐美日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不具備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世界霸權地位，勢力範圍還較小並且是不穩固的；作為世界工廠相當程度上仍處於老牌帝國主義經濟的下游，中國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仍有相當部分中修要與老牌帝國主義分享；在帝國主義從全世界掠奪的超額利潤中中修只佔了較小的份額，與老牌帝國主義還有較大差距。
“但是由於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寄生性越來越大，越來越腐朽，使得老牌帝國主義處於深刻的危機中，實力日益衰落。而中修作為世界工廠，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關鍵環節，相對於老牌帝國主義，仍相對具有活力，實力相對處於上升期。我們說中修帝國主義處於上升期，不是說中修真的朝氣蓬勃、蒸蒸日上，而只是指由於老牌帝國主義的極端腐朽和逐步衰落，使得後起的中修帝國主義相比之下實力相對上升。這種實力對比的變化，必然要引起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爭奪。
“而中修的內部矛盾也逼得中修資產階級要‘上升’——即與老牌帝國主義爭霸。正是由於作為二流帝國主義國家，中修有著龐大的、遭到深重壓迫和剝削的工人階級，有著深刻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中修資產階級為了維持統治、緩和社會矛盾，只能努力與老牌帝國主義爭奪霸權地位、爭奪超額利潤，不這樣做他就始終擺脫不了嚴重的革命危機。
“但中修“上升”的過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首先必然要遭到老牌帝國主義的強大反擊，老牌帝國主義絕不會放棄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是會為了捍衛霸主地位進行殊死搏鬥。其次，在爭霸的過程中也必然導致內部各種矛盾的激化。
“因此，我們說中修帝國主義處於上升期，並不意味著中修真能‘上升’到一流帝國主義，取得世界霸權地位。恰恰相反，中修必然在‘上升’過程中激化內外矛盾，陷入深重危機，從而為工人階級創造偉大的革命機會。中修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決定了中國工人階級蘊藏著極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有著極其偉大的革命前景。”
文章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結為：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但實力比美國弱。從趨勢上看，美帝國主義走向衰落，中帝在崛起，二者之間沖突乃至戰爭都是難免的。帝國主義必然在爭霸過程中深陷矛盾，而這正好為無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
同時，該文還強調了中帝與美帝的最大區別在於，官僚資產階級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
“正是因為中修帝國主義是從社會主義覆辟而來的，所以由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內資產階級轉變而來的官僚資產階級（通過篡奪無產階級政權）就成為了中修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攫取了龐大的原國營經濟作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把國營經濟轉化為官僚壟斷資本，隨後又通過所謂國有企業改革，轉變成了國有壟斷資本。正是這個階級扶植起了私人資產階級，引進了跨國資本。復辟30餘年來，它始終牢牢把持著中修政治和經濟的統治地位，其他資產階級只能在它的恩賜下分享一些權利。官僚資產階級的獨霸地位和國有壟斷資本的特別強大，這是中修帝國主義不同於其他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這個特徵，一方面造成了中修統治階級相對而言的‘強大有力’，在應付各種危機中體現出較強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會各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深刻矛盾，就連資產階級中也有許多人對官僚資產階級有著深刻的不滿。官僚資產階級的獨霸地位促進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官僚資產階級表面上非常強大、不可一世，實際上卻坐在火山口上。而工人階級就是那潛行的地火。”（赤眉《中修帝國主義的特點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不過，文章並沒有提供詳實的經濟數據證明中國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也為盧荻等人的批判提供了便利。
盧荻的反對理由是，中國對外輸出不是金融掠奪，也沒剝削多少當地勞動力，因此不是帝國主義擴張：
“中國對發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資的絕大部分，諸如商業服務、批發零售、金融、建築等等，都是為貿易服務的，反而僱傭當地勞動者從事生產的投資是直至近年才漸為增加，意味著資本剝削勞動的活動遠未構成系統現象。又，在這同一期間，中國對發展中世界的貿易是持續的巨額逆差，這也是抵觸以爭奪市場份額問題為核心的帝國主義理論。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表現為金融掠奪與勞動力吸納。在此背景下，中國主要是屬於被剝削者，而非剝削者。再者，中國政治-經濟的本質迄今還是以生產導向為主，這就構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頑強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全球範圍的生產性投資不足、危機趨向。也正是這個本質，通過促進中國自身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性投資，成為抵抗全球範圍的投機導向的重要力量。”（盧荻《中國面對“新帝國主義”》）
針對盧荻的辯護，《現代資本主義研究》公眾號上舉出了一系列實際情況予以反駁：
“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過剩的中國資本如果不能承受比歐美投資者更低的利潤率，不願意進行一些額外的經濟援助，就可能難以確保自己能獲得項目，從而連那一點利潤率都拿不到。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中國的海外投資同樣遵循著資本積累的邏輯，這在適當的條件下會充分暴露出來。
“比如有報道稱：‘首鋼收購秘魯鐵礦之初，曾簽訂協議稱將在未來三年再加投1.5億美元，以促進鐵礦及其社區的建設，但實際只投資了3500萬美元，因此遭到1400萬美元的罰款。曾有當地人投訴稱，‘首鋼秘鐵對於開礦之外的社區建設並不上心’。……一份報告曾指出，自2001年開始，首鋼秘鐵與其雇員及周圍社區居民的關系持續惡化：工人抱怨工資低、健康有風險、勞工事故頻繁……馬爾科納當地居民稱，首鋼秘鐵剝削勞動力，汙染周邊海岸，對社區發展不盡責。’
“在中國資本的擴張中，金融發揮了何種作用呢？某種程度上也產生了霸權的作用。《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工商銀行將為俄開采靠近中國邊界地區的鐵礦提供巨額貸款……成了一些俄專家擔心的問題。他們聲稱，吸引中國投資的代價可能會使遠東地區變成中國的資源供應地。俄沒有錢向這個地區投資，因此，只能向中國貸款。這就意味著在價格上將不得不向中國做出讓步。’據《衛報》報道，厄瓜多爾政府財政緊張，向中國申請貸款，中方則要求獲取開礦的資格。由於開礦要破壞許多原始森林，當地環保組織和土著舉行了抗議。結果，政府把環保組織取締，三名土著領袖離奇死亡。“（鄭姿妍《評盧荻：資本是“好”是壞，國家主義者說了算？》）
不過，我們覺得，即使盧荻所說的中帝的對外輸出是生產性投資為主的確符合事實，中帝也的確比美帝國主義要好那麽一點點，但並不能因此得出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結論。就以鐵路為例，似乎中國在非洲修建鐵路是幫非洲人民搞建設，跟帝國主義行徑毫無關系。但事實並非如此。比如，中國出人出錢給埃塞俄比亞修鐵路，表面上是為了發展埃國的運輸事業，其實是為了方便中國資本家過去投資。財新網前不久還做了一個關於埃塞俄比亞的報道，其中濃墨重彩地談到了中國資本在當地複製血汗工廠：
“位於亞的斯亞貝巴的華堅國際輕工業城，是中國企業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輕工業制造的標志性項目。財新記者在這裏見到了不少投身制造業的埃塞俄比亞年輕人。這一還在建設期的工業園，官方宣稱的總投資額達到10億美元，佔地總面積137.8公頃，建築面積150萬平方米，計劃於2020年建設完成。在正在建設期的工業園內，建成的白色廠房有不少空間仍然空置，等待企業租用進駐。而在已經開工的廠房內，華堅集團自身雇傭的大批當地工人正在從事製鞋加工。他們代工的主要是GUESS這類歐美國際品牌。基礎流水線上的加工工作，由非洲當地工人完成，中國員工則主要負責上層管理。
“和中國早年發展加工出口區、產業園以引入外資或中外合資的經驗類似，埃塞俄比亞政府也對這個中資投資的工業園提供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免除所有資本貨物和建築材料的進口關稅；鞋類鞋材免稅進口；出口企業享受出口退稅，工業園企業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免10年等。
“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告訴財新記者，中國企業走出去，最重要的挑戰是得開發當地的人力資源。他稱，華堅準備在2030年解決當地10萬人的就業，並稱這些發展趨勢都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談及華堅當年率先赴埃塞投資的經營決策時，張華榮說，‘華堅不是為了政治而做企業，而是做好企業，服務政治。’”（卿瀅《參考中國模式的“非洲版中國”走了多遠》）
中國要向埃塞俄比亞進行產業轉移，中國資本要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自然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確保資本積累能夠正常進行。源源不斷地把埃國勞動者生產的產品運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國家，為資本家帶來利潤，這就是鐵路的最重要的功能。所以，列寧才這樣評價鐵路：
“鐵路是資本主義工業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的結果，是世界貿易和資產階級民主文明發展的結果和最顯著的標志…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線索象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僱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列寧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近十年中國海外投資的情況已經表明，中國資本走出去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利潤，而不是增進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國顯然已經走上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老路，任何善良願望都改變不了這一事實。
  半外圍資本主義強國
在承認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同志裏面，有一些人既反對中國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的說法，也不同意中帝論。他們更傾向於認為中國是一個半外圍的大國。
就在洞朗對峙結束後，“紅色參考”公眾號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了中帝論。文章認為，中國主要還是發達國家的打工仔，並不能挑戰美國霸權：
“就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來說，中國是一個半外圍國家（其在經濟方面則仍有相當的外圍的特征）；就其在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的職能來說，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比較優勢’是在剝削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基礎上的出口製造業。這些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與美國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在資本主義積累的根本方面，中美資本主義不僅不衝突，而且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帝國主義在經濟上、軍事上還高度依賴。遠航一號預言，不僅中美之間不會爆發戰爭，就是在中國與美帝的仆從國之間也不會爆發戰爭，甚至不會發生武裝衝突。”（遠航一號《“中帝論”可以休矣——評洞朗事件告一段落》）
半外圍國家和外圍國家有什麽區別呢？“紅色參考”的另一篇回應盧荻的文章提到，半外圍國家對外圍國家是存在剝削的。也就是說，中國這種半外圍國家一邊被美國等中心國家剝削，給人打工，另一方面又剝削外圍國家。
“與盧荻老師理解所不同的是，並不是因為缺失對於‘世界體系的中心與邊陲’的視野，而正是因為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剝削廣大外圍國家’的現實，所以我們有必要討論‘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對今天中國是否是可能的現實的道路？而假如這一道路在現實中可行的話，一旦實現這一目標對中國國家性質、階級關系、以及對於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其內部秩序又將意味著什麽？（燧鳴：《“屈從vs抵抗”，還是“共謀vs競爭”?》）
這種認為中國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稍好，但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打工仔的說法，在左派中並不鮮見。甚至可以說非常流行，還自稱左派的韓德強曾經在2011年的一次講座中說將中國崛起說成是“長工崛起”：
“在我看來，‘中國崛起’的說法本身不見得成立，只能說中國經濟總量肥大了，我們總量增加了，這沒錯，但是結構摧毀了，結構高端被跨國公司佔領了。這究竟是中國的崛起還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崛起，這一定要分清楚…我們中國本來他是可以作為一個自主的經濟和社會有機體，但現在呢？我們卻成了世界經濟的‘長工’。那我們是這個世界經濟的長工，而發達國家像美國、日本則是世界經濟的地主，我們這個長工是幹著活的長工，印度、俄羅斯、巴西，他是失業的長工。他們的地位就更慘。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這個長工還有活幹，還吃得飽飯，所以這個叫‘長工崛起’。”（韓德強《“中國模式”的人間正道》）
但是，中國崛起真的只是“長工崛起”嗎？中國人也許習慣把自己看成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低端打工仔，但事實並非如此，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杜建國寫過幾篇文章，專門談到中國高端製造業的崛起。
“除了大型客機等個別領域，像賈根良先生所說的那樣、西方跨國企業佔據甚至壟斷中國市場的現象，在整個高端製造業領域並不多見。當前，中國企業不僅佔據著中國高端裝備製造業的大部分市場，而且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也是日趨擴大。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礦石，進口中國的礦山採掘和運輸機械；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中增加了一次性筷子這類產品，進口的則是越來越多的機電產品；挪威的石油公司使用中國的深海采油設備；以色列引進中國高鐵技術；舊金山的新港灣鋼結構大橋，正由中國企業承建，以上這些實事，更能反映出中西方工業實力此消彼長的大趨勢。這一大趨勢背後的原因或動力，我們可以暫且不論，但是這一事實，我們必須得正視。”（杜建國《別低估中國高端制造業的實力》）
筆者專門查了下一些重要製造業行業的情況，基本都是大同小異：中低端產品國產品牌已經佔主導，高端產品在突破，部分關鍵零部件仍需進口。
以機床為例，我國數控機床中已經是國產機床佔主導，而且外國機床的比重在降低。
“2016年1-12月我國數控機床進口量為11330台，同比下降16.7%；進口總金額為26.12億美元，同比下降13.1%。同時，2016年中國機床產業產出總額約為229億美元，同比增長3.6%。其中，數控金屬成形機床產量為31.8萬台，同比增長4.3%。數控機床進口數量的下降和本土產量的上升標志著我國數控機床技術水平的穩步提升，進口替代的趨勢日益明顯。”（《2017年機床行業市場需求及市場份額分析》）
中國高端機床甚至已經開始銷往德國這樣具有發達製造業的國家：
“昨天上午11點，大連科德數控有限公司在新建的15000平方米面積，全國最大的地藏式工廠內，舉行了VGW400-U高速高精度五軸立式加工中心出口德國啟運儀式。簡單的儀式後，一部高精度五軸立式機床開始啟運。據悉，這部機床的購買方是德國克努特機械與工具公司。這是中國首次向德國出口此類設備。工信部裝備司副司長王衛明表示：‘這一高檔數控機床銷往西方發達國家，是中國機床製造行業的重要里程碑。’
“在啟運儀式上，北京航天科工集團31所副所長楊繼平，手持一個航天設備的核心部件告訴記者：‘這個部件過去要用進口數控機床加工，現在有了科德的自主創新設備，我們不僅打破了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而且加工效率比進口同類機床提高了一倍以上。’”(《中國五軸聯動機床首次出口 德國機床將由“中國母機” 製造》 觀察者網)
其他高端製造業行業也是如此。譬如芯片行業，中國一直被視為手機組裝車間，但芯片均需進口。但這幾年隨著華為海思等企業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國產智能手機芯片市場佔有率已突破20%。
西方國家在許多關鍵技術上長期處於壟斷地位，這沒錯，但這種壟斷地位正在迅速被中國挑戰。越來越多技術已經被中國突破，而某項技術一旦被中國公司突破，西方競爭者的市場份額一般都會急劇縮減。這當然主要歸功於中國物美價廉的工程師勞動力隊伍。
正如團中央微信公眾號轉發的這篇知乎文章所談到的，有許多中國公司具備了與西方國家競爭的實力，其中不少實際上已經稱霸世界，但在中國卻鮮為人知。山東的化工企業萬華化學集團公司就是這樣一家公司。
“MDI（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是繼聚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和ABS後世界第六大塑料(現已經超越ABS成為第五大塑料）。
由於投資金額大，技術難度高，具有相當高的門檻，MDI行業呈現壟斷格局，萬華化學、德國科思創（原拜耳科技）、德國巴斯夫、美國亨斯邁、美國陶氏，三個國家五家企業合計佔據全球85%以上產能份額，當然也可以加上第六名的日本NPU，六家企業合計佔全球90%。
2016年，全球MDI產能為858萬噸，中國MDI產能達309萬噸/年，佔全球總產能的36%。其中萬華化學MDI總產能達到180萬噸/年，世界第二德國巴斯夫56萬噸/年，世界第三德國科思創50萬噸/年。
萬華化學不僅掌握世界市場定價權，而且領先優勢在不斷擴大，2016年，萬華實現銷售收入301億元，同比增長54%，凈利潤37億元，同比增長129%，凈利潤率高達12.3%。
2017年4月，中國化工圈裏最熱的新聞之一，“萬華化學將斥資9.54億美元在美國新建40萬噸/年MDI裝置項目”，該項目預計將在2020年建成。”（寧南山《除了華為，還有哪些中國公司在爭霸全球？》）
而中國正不斷突破發達國家技術壟斷，有時候這種突破還來得很快。這反映了中國強大的製造業水平和技術潛力。
“從10月初到12月初，短短兩個月時間，航天科技四院西安航天動力機械廠下屬的銅箔裝備分廠獲得了2億元的產品訂單。這個僅僅60人的小廠，贏得市場的秘訣在於將高端的航天焊接和旋壓技術轉化到民用產業，其研制的用於銅箔生產的關鍵設備——2.7米陰極輥打破了日本產品對國內市場形成的壟斷。”（《陜西航天技術轉民用打破日本壟斷 60人小廠兩個月獲2億元市場訂單》 ）
雖然現在有許多高端技術仍然掌握在西方國家的企業手裏，但如果當前的發展趨勢持續下去，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中國完全有可能會絕大多數高科技領域趕超西方國家。而僅僅就中國當前的高端製造業水平而言，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實力，雖然在半導體等技術領域與日本等製造業強國還有一定差距，但跟墨西哥等僅僅承擔跨國公司組裝車間職能的國家畢竟有本質上的不同。
中國沿海有許多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加入了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在價值鏈中的位置很低。這些公司的確就是韓德強所謂的“長工”。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有幾千萬在技術水平較低的製造業企業上班，同時又有幾百萬人在技術水平比較高的製造業企業工作。幾百萬人在這幾千萬人中當然只是個零頭，但我們不能小看這個零頭，因為日本整個製造業所僱傭勞動力總數也就這個規模，比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也少不了多少。也就是說，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規模跟西方製造業大國是同一個數量級的。中國在給發達國家打工當馬仔是事實，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正在快速崛起，中國正在挑戰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霸權，也是事實。
反對中帝論的同志的問題在於，他們只看到中國依附於美國的一面，看不到中國挑戰美國的另一面，而且過於強調軍事霸權。面對中帝論，他們輕巧地反駁說，“你見過這麽慫的帝國主義嗎”。但是，任何稍稍懂得國際政治的人都知道，現在只有一個真正的全球超級大國，那就是美國。冷戰結束後的歷史，就是美國不斷清洗原來冷戰對象的歷史。我們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以及現在打得火熱的敘利亞所看到的戰爭，都是美國政府或者說美國政府背後的跨國資本在對相對獨立於自己的勢力進行圍剿。目前能維持自身獨立性，不加入美國團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就中俄伊朗等少數幾個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麽評判一個國家是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呢？非得敢跟美國或者美國的盟友幹一仗才是帝國主義？還是說，能維持自身政治軍事上的獨立，並且向全球擴張，就已經算是帝國主義國家了？如果非得幹一仗才是帝國主義，那麽中國可能不算，但比中國弱的俄國卻可以算。如果能保持獨立性才算，那可能只有中俄了。反對中帝論的同志可能會說，中俄都是被圍堵，哪有成天被人圍堵的帝國主義國家？但目前美國不敢發出官方軍事威脅的應該只有中俄這樣的軍事大國和核大國，對其他有獨立性的國家，不是摧毀，就是揚言摧毀。
列寧提出帝國主義論有一個現實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說明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必然性，揭示帝國主義戰爭的經濟根源。而我們現在的世界中，必須承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形勢並沒有那麽緊張。時代變了，帝國主義的具體形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表現也會有所不同。我們應該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來分析現實，而不是簡單對比列寧時代的帝國主義國家。不能非要看到中國能隨意挑戰美國才承認中國是帝國主義，非要等到中國真正發起或者被迫參與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才驚呼中國早已是帝國。


image5.png
mﬁﬁﬂﬁ 2. WIREEE , EhyEFEHETE

A —— e
(I  EERBERT, SRS , BAREHEIE )
Q
SRTRERERZE , ERCUAREDICFEURTREISER , $5E
[ = B HEVTHT—HAWNRAN, RUECARICANAS , BECERNKE
B o AN | HPEETFEN TSI,
[« £ MEBRERT , SFLEEEELUHBROMIA723CT , BHEK
243% , A%, ARG LFRMSRELSARH. RROTE , S5 LEFI02R
- B RERUTMEVRAL2 SHEZT , BHAK168% , BiEes BRIsmmn
'S

FEGIFARRARARAFEME—MECEST , BOEEVAE TRE
¢, AEELESI T IKIAFNAT . BB hEERNE , HAT WA
B HEs. ERRSHRERNSE , SEERCKRNAREN.





image6.png
ﬁfhﬁm&ﬁﬁ?‘ﬁ%ﬁﬂ *Iﬁ*ﬁﬁﬁlsoﬁ

0 R AR

-
&e (JBUER : FHMRREIOR RGN , PEHSANMER 18075 )

o
CBRA2A298R— AN HFH 2R FRER(Yin Weimin) 275 ,
[ = B8 PRACHTEIE | SENRRTRE R ER180%5.





image7.png
MEREF=AE D Akitizg

AATHE | wer howbuy, con 2016-04-27 17:43 FF: FMEER ¥ EEEFN

(%X, BRRGHINSAD025.7855T , Bust—STEEI41%, BHENE
u, 2Raeaa 08 ry | cazamanETE | BEENK , A, AREEEE
i 1

EFERE , XECSEERREH(600005.SHEEVSH IN—EM=TE , SwHHR
EHNE , BEAE2FNE , BSOS ENARKKERE —i" BTR,

“—AEBBIL00ASITE30MNER, " KT, BRFIENS  aCSAREN E28
25007C, “BEM 6k , —EERSBEL R, ERENEERRAETET" .

KESR , EF12R , ENASSE(TR "BENSE" e ENRISRRAFRNSTE
FRRTSFIRA, WHTERIERT] , ShRTRE  AAFEN , MBHRSER , BERK —
T, ERERERTSSS , L1452,




image8.png
R TRIT20165%F)4.061Z7T HS AR

201701250835 % : s MpssT  FNGARTE

sz3: Quens Qza () Eme

EWMRH4BLSR  SUSHWSHE , FMLT2016FRSEWRS FEFEHIEL , §XNES
AR, THEARF EHADRFIIAFIN0ZTES | LERMANSIRTS1480757T,




image9.png
201 4FER BN RIS RIERIEHIH SRR

RESHE,
0.008





image10.png
[H7= SR e THL HN T A SR T70%

EX BRBFReTASS) I

& FHEHE | REEIET

TRHMEAERSE DEE TIERIERER, BRET, EFReEaFnaEnmHhsa%e
idroxe A, BEMHER ABMISSIMA615ZTT, B, ov. AP BBHNEH 5
Flaz1. 66, ElLIEKas. ™

ET], WR—BIRNRIDEETNANLS , 1000\ TETERHS, 10007 F 000 BT
i, so0o7t) EETEMMS. MEFIREEFRE, TR TRNERFNMREMANTH, S’
280

PEFNHFEEeM TR BRI T 000 E 2000 AT HRTY, HESLARNBL
F000TL E4000TLAIFHRAE

FOFETHEFAERAR LT, TUERENEEREERRIE, 85, SENS.
BARYRRESHBRAHMATERTN, EFEFNE—mTEme S HmH.





image11.png
2002-20134F RER 4P RS TE . 400 ELIE KL BE MR BLRUIE

RS
—TARR (R

w05 200
—RRRER (R

R
e

R
—rammREn 0

)




image1.png
7 @5 BeR esnT

AN A RS A

BERSORENUARTA) —
BA—_

i
'

SOREBYARTA) —

BELUSESUASEA
EHMOAIRIAZCEA) - 8,102 (54.06%)

IR S B (5 A

AR B

ARSI A





image2.png
=l Tl @

MR TR A RS,





image3.png
G on pen omn
B

B B cEmasnsEEwENCT
RSy emERrERCT)

sareREREERCT





image4.png
BRAERE (FESKRF) FELEER

o
3
n

107

1 105

102

10

205% 016% 105 1% 155 168 178 185 195 1108 115 1108
128 128

20164 BT BB (R ) EEHR

20165
#

EREd HEFRE (3

BREFRE FERP) (L)

6 .9
7 sm3sr 53
sty
RRAZHIE 415106 a3
RETHAWE 111860 2.1
Htam 6945 14
aEl
B 2






R

R LR SRS R SRS - AR
AL AR LB AT TR
RTINS AT NN
RN AR R MR
RSB ERR. ESER LR RN
e -

S90S XA PSR TR 6 F R NADES.
R RREAT P VIR AR BANRGE 0
RORE AR R RO TR RLNERT
Tty

NG (HRRARZIURRDATBUNRIRA?) FRUSRAR
BN M) 0 AR AR T RN
PSSR AT SN AR RREEWGTAN
AMSCLUNIAMA 1 1RSI
LS PEERRRR L X RREREENA
RN RPN LR TSI
AT RIR LR R PRLR: BRSNS
o m R

R R AN R
T VRN - X0 B A CRRR
B T e -——
Pt

§ oy amsiasa

AR NN AT RS OWENRES
ORIV AT THEXSSRK TR PRFLIET 58
2K RN RN RGN R



